
徐辉 陈明 耿艳妍：谋略国家城镇空间格局 

国家城镇空间格局（全国城镇体系）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、推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重

要载体。空间格局的建立，战略棋子的落地，需要历史视野、地理视角、开放眼光的全面审

视，并以系统思维来谋略。 

承接以上论述，我们需要重塑空间发展的对外与对内的关系。 

对外方面，城镇空间格局需要顺应全球经贸环流及政治格局发展趋势。对外关系将由过

去 30 年的“发达国家消费—中国生产模式（Made in China）—内生资源消耗”逐步转向未

来 30 年的“发达国家技术合作—中国消费—东南亚、南亚制造—全球资源利用”模式。 

对内方面，城镇空间格局需着眼于开放格局下的区域相对均衡发展，尤其注重缩小南北

差距，并激活胡焕庸线东侧既有城市潜力。由此，对内关系从过去 30 年注重东西方向的“沿

海-腹地”的产业梯度转移与人口流动格局，逐步向“沿海+内陆”的相对增长和“陆桥+南

北大通道”网络化格局转变。 

此外，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，首都地区在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地位需要有更为清晰的

表述，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地缘政治格局下，首都地区都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对外国际门户和

对内联系中枢。 

一、开放的全国城镇发展格局 

观点 1——构建“亚洲脊梁”，打通连接北京，贯穿中国西南-东北方向的城镇发展脊梁。

这条“脊梁”的构建与胡焕庸线和潜在的“亚洲之弧”人口分布密切相关。 

对内来说，胡焕庸线贯穿的我国第二级地理大台阶东部 100-300 公里，是历史上人口十

分稠密的区域，分别串联了自北京、大同、太原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所在的古都或重镇，是

历史上向西开放的中心枢纽；同时，东北的沈阳-哈尔滨城镇走廊和西南的环滇池周边地区，

分别是重要的区域性城镇发展密集地区。 

观察近 100 年的国家战略选择，会发现，这条走廊上的城镇，同样受到国家重大产业、

交通项目的支持，特别是在民国时期、新中国“一五”和“三线建设”时期。这条走廊上是

我国老工业基地聚集最多的区域，借势提振这些工业城市，也是国家所需。未来，这条城镇

走廊上既有的国防军工和大科学实验基地，未来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

用。此外，这条“亚洲脊梁”的贯通，对平衡我国南北经济格局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 

对外来说，这条城镇发展走廊紧密呼应“亚洲之弧”。我们不能忽视这条线以南地区的

人口规模与整体经济的崛起，除了中日韩的东亚经济圈（人口规模约 15.5 亿）以外，还有



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印巴经济圈（人口规模约 16.2 亿，其中印度 13.3 亿），以新加坡、马来

西亚、泰国为主体的东南亚经济圈（人口规模约 5.6 亿）。 

未来，这三大经济圈的贸易分工格局将逐步显现——尤其是，公认进入黄金增长时代的

印度，2015 年以经济增速 7.9%列居全球第一。由此，东亚、南亚与东南亚之间互联互通的

陆路大通道建构，对破除马六甲海峡的瓶颈、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国家积极推进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以北京首都串联几大古都，将构筑起我国参与全球文

化、政治事件交往的重要窗口。因此，“亚洲脊梁”的建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。当年抗战最

艰难时期的滇缅公路和“驼峰航线”，未来将是国家保持兴盛繁荣的重要基石。 

“一五”时期我国重点城市开发建设示意图 

 

观点 2——向海延伸，串联起环太平洋西部城镇密集带。过去 30 年里，全球产业链分

工重构，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为核心，山东半岛、海峡西

岸和辽宁沿海为支撑的国际化门户地区及城镇群，造就了一批新兴开放城市和制造业重镇。

若从当前经济联系格局看，更多体现出“沿海-腹地”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，京津冀、长三角

和珠三角分别代表了华北-西北、长江流域、华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和对外交往门户。随着我

国产业结构升级、对国际事务全面参与，这些城镇群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显著增强。当前京沪

之间密集的航空、高铁班次和人口流动数量充分说明这种沿海的横向联动关系。 

因此，在构筑世界级城市群城市、全球化城市地区的同时，未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将成

为环太平洋西部的城镇密集带。再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，这条沿海城镇密集带将进一步与日

韩、东盟之间产生更紧密的交流合作。 



观点 3——海陆联动，打造跨国的开放发展走廊。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最直接载体

就是建立起中心城市与内陆边境口岸地区（或边境中心城市）的交通大通道。除了“亚洲脊

梁”形成的向西南（连接印度-巴基斯坦、东南半岛）和向东北（连接俄罗斯远东地区）的两

个大通道以外，以绥芬河-珲春、黑河、满洲里、二连浩特、霍尔果斯、喀什、亚东为主的口

岸地区，也是若干条重要国际大通道的连接节点。尤其是我国纵深腹地的亚欧陆桥，历史上

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，未来仍将是重要的贸易与交往通道。但其格局将有巨大改变。 

首先，在胡焕庸线以西将形成多通道并行格局，未来将在其北侧（自京津冀连接内蒙古

西部、新疆北部）、南部（自成渝地区连接青海北部、新疆南部）拓展出新的国际能源、物

资运输大通道；而在胡焕庸线以东，将以网络化交通格局，加强与沿海地区的互联互通，这

些通道包括传统的陇海线、西安-郑州-青岛（日照）、银川-太原-石家庄-天津（黄骅）、西安

-郑州-南京、西安-武汉-福州、兰州-成都、重庆-贵阳-广州等多条大通道。 

二、人文开放的首都地区与多元繁荣的边疆地区 

人文、开放与包容的首都是大国发展的重要支撑。大国的京畿之地，代表一个时代的核

心精神与空间精粹。当前国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既有历史发展的线索，也有时代发展赋

予的新使命，这就是肩负起整个北方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对外开放。从全球视野来看，未来首

都地区应具备核心文化弘扬、国际交往、科技创新、经贸发展和全国性政治军事中枢管理等

核心职能。无论是从历史线索还是国际经验来看，我国的首都地区在扩展布局这些核心职能

方面，需要以区域观统筹，既要构建多元人文的首都中心城，又要营建开放包容的新城、区

域中心及特色小城镇，共同构建大首都城镇体系。 

要构建这样的大首都地区，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层面，来整合重大设施和空间资源。未来

的首都地区应该是连通亚欧的洲际高铁网枢纽，是全球航空枢纽。要构建洲际高铁网枢纽，

需要充分发挥京津两个城市的联动效应，将北京东部、天津西部及其走廊地区整合成通达四

方的枢纽地区；要建立全球航空枢纽，应借鉴日本东海道地区、美国波士华城镇群和欧洲西

北部城镇群的航空港布局经验，立足京津石构建国际机场体系，协同布局入境口岸及跨境电

商基地。同样，首都地区应将国内所有城镇密集地区（人口规模过 1 亿的 8 个地区）紧密串

联在一起。为此，京沪、京广（京九）都应该构筑双通道高铁格局，未来应实现京沪 3 小时

可达、京广 7 小时可达；“亚洲脊梁”上应连接北京到边疆中心城市的 8 小时交通可达。 



再将视角回到北京中心城，要保持多元人文活力冲击世界城市，必须吸引各类专业人才

和国际人才。因此，有两方面工作需要亲力亲为，一方面可适度疏解部分经济管理、区域性

管理职能到天津及区域其它中心城市；另一方面大力营造宜人的城市活力空间，在街区、社

区尺度做好工作，既要便民，又要有人文氛围。 

立足首都（京津冀）的洲际高铁网系统构建设想 

 

元明清时期的京畿地区： 

基本格局是环绕首都的两大功能圈层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，客观上对周围辅助城市的布

局与功能产生显著影响，形成了两个差异化的功能圈层。 

第一个圈层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，大体相当于元代大都路和明、清顺天府

所辖诸州县。西北部是军事屏障，东部、南部为粮油瓜果供给基地，东南是商业物资集散地

区。 

第二个圈层大约距北京 150-200 公里，包括保定、张家口（宣化）、承德、唐山、秦皇

岛、天津等地区，承担一定首都职能或区域职能。天津为漕运交通和商贸门户，保定是重要

军镇、文化辅助城市，张家口是军事重镇和商贸城市，承德则在清代为政治陪都，唐山在清

末发展成工业城市。近现代时期“京师•门户•腹地”的功能分区形成。河北腹地由中央直隶，

天津则于清咸丰十年( 1860 年) 开埠后发展成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。 

“京师”—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、消费中心，对京畿地区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、

推动作用；天津作为门户城市，作为参与全球化重要跳板，对辐射整个京津冀和北方地区具

有重要作用。 



清直隶范围及京畿地区功能分工 

多元繁荣的边疆是大国长期发展稳定的基石。历史上强大的两汉、盛唐、明清时期，国

家的边疆地区呈现出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，边疆的繁荣、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睦邻友好，才能

不断推进交往互信；同时，边疆防御稳固也关乎全国安全，正如 140 多年前左宗棠指出新疆

“塞防”与“海防”并重，若丢新疆，甘陕危机；甘陕丢失，内蒙危机，没有了屏障，京城

也就充满危机。 

过去几十年里，我国边疆地区随着人口迁入和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普及，发展相对较

快。但是，当前，除了部分开放内陆口岸以外，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退化、交通不畅、基

础设施薄弱等问题，出现了人口数量下降、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。 

要改变这种局面，不仅要大力扶持边疆地区的产业经济，引导人口适度聚集，加强对外

开放，更重要的是，要强化边境口岸、地区中心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，通过构建

城镇体系来维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稳定繁荣。 



尤其是，为应对当前整个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全面下滑的局面，应进一步强化整个北方地

区的互联互通和对外大通道系统建设，构建起“口岸地区-边境城市-区域中心城市-首都地区”

的城镇空间格局。在这套城镇体系中，如哈尔滨、呼和浩特、西安、兰州、呼和浩特、酒泉

-格尔木等城市的区域联动作用就尤为突出。 

广义的边疆是包括国家海洋的边境地区。海域的稳固同样不可忽视。笔者这里提出“北

攻南建” 海洋基石战略，以呼应内陆边疆战略。“北攻”指在东海地区采取相对积极的巡航

与防御性进攻状态，以积极应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危机。“南建”指的是积极推进南海地

区的开发与开放。南海海域及岛屿对我国经济运输至关重要，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是发展经

济的重要依托。不妨以海南岛为据点、南海诸岛为支撑，构建南海经济圈，积极发展南海国

际休闲旅游、海洋科技产业；适时依托某些岛屿，建设面向东南亚及全球的离岸金融中心与

自由贸易岛，充分吸引世界各国资本在南海地区参与建设。 

北方地区的互联互通安全保障格局 



面向“一带一路”的内陆地区开放城市体系构建 

三、国家中心城市与重要城市群（走廊） 

全国城镇空间格局的关键在于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相应的重要城市群（走廊），共同

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。 

“国家中心城市”[1]，是全国城镇体系的“顶端”城市，肩负着引领中国融入全球化、

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职责，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合作、引领国际

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门户；同时，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引导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

同步发展、推动区域创新转型发展的核心城市。无论从历史上强盛时期的国家核心城市分布，

还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分布规律来看，全国层面布局相对均衡的国家中心城市，都会

更有利于全面对外开放，有利于扭转不均衡发展的局面。未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-深圳等城

市应保持或进阶全球城市前十位，其他有潜力的城市应积极争取进入全球城市前二十序列。

为此，国家在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上应给予倾斜，包括自由贸易区、国家级新区、自主创新

示范区、跨境电商示范区等，同时在国际门户枢纽设施建设，科技创新中心、文化中心建设

方面补短板。 

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建设需要一定区域腹地的强力支撑。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

的平稳发展、健全区域产业体系、减少因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，需要围

绕国家中心城市、区域中心城市，建设一批城市群或城镇发展走廊。国家在“十三五”时期

已明确了相关城市群建设。这里主要就几个需要培育或国家支持的重要城市群（走廊）做些

建议。 



晋冀豫城市群（郑州-太原-邯郸-石家庄）、关中-兰白西城镇走廊和昆明-贵阳城镇走廊，

这三个城市群（走廊）位于“亚洲脊梁”之上，当前虽然处于各城市相对独立发展局面，但

随着国际大通道和区域性交通通道完善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动格局将进一步强化。 

如前所述，这几个城市群（走廊）中的中心城市将迎来发展新机遇期。以乌鲁木齐为核

心的城市群，虽然当前人口、经济与其它地区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，但考虑到其重要的地缘

战略意义和边疆地区的稳定繁荣，国家需要努力完善其产业体系，提高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，

并在多元民族包容方面有更大作为。 

从国家层面的十二大城市群（走廊）构建看，关中-兰白西城镇走廊和乌鲁木齐城市群

是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重要支撑，某种意义上，要突破胡焕庸线向西发展，不能脱离这两个

地区。 

最后说一点，由于我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风险，以及劳动力大龄化的趋势，尤其是，当

前有 5000 万 50 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，未来进一步落户这些城市群（走廊）地区，有利于

其发挥“余热”并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。而对于广大人口流出地区，则应进一步提高基本公

共服务的集中度，提高服务效能。 

构想的十二大城市群（走廊）与当前人口迁移格局叠加示意 



注：识别城镇群采用人口非农就业中心和交通廊道综合分析叠加，以 5 公里为基本统计

单元，工作日与春节初一的差值比为正的区域，且明显属于非农就业中心的区域分布。 

未来这些城镇群将围绕国家中心城市、区域中心城市形成若干都市区、大都市，形成若

干现代服务业聚集中心，其它生产、休闲、研发等功能，相对被网络化组织在都市区内部。

尤其在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等城镇群内，这些功能单元一同构成具有全球竞争力

的创新网络空间。 

《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》（2009 年完成） 



非农就业中心分布（2016） 

四、后记 

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。历史视野、地理视角、开放眼光让我们

能够捕捉到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影响因素。近 100 年来的城市，尤其是内陆地区人口稠密地

区的中心城市、历史文化名城，在国际经贸双环流下有着独特的后发优势。 

而在地理空间上，无论国家宏观战略政策如何变，都需要把握胡焕庸线、首都地区、边

疆地区、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性空间。胡焕庸线是国家空间发展的重要线路，如何缩小南北

差距、平衡东西两侧发展，是国家政策落脚点；首都地区永远是国家对接全球事务、统领国

内城镇体系的核心——但首都不等于北京，构筑大首都地区，是历史发展逻辑使然。边疆地

区是一个大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前哨，但同时肩负重要的防务安全重任，多元繁荣的边疆是



长治久安的基石。国家中心城市关乎我国的全球综合竞争力，国家文化价值的输出，其格局

应符合国家层面的人口分布实际，空间上相对均衡。 

未来开放格局下的城镇空间 

注释： 

[1]关于国家中心城市参见澎湃新闻市政厅《谋略国家中心城市布局》一文，2016.04.12。 

文章来源：澎湃研究所；本文链接：http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506442 


